
明代白银货币化研究２０年

———学术历程的梳理

万　明

内容提要：回顾明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的学术历程，沿着“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的学

术理路，在大力发掘、整理利用中外一手资料基础上，从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和中国与

全球关系出发，以白银货币化过程切入，尝试进行全球化开端关键历史时期贯通中外变革

的综合性研究。主要在五个方面展开：一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市场起源；二是明代白银货

币化过程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的探讨；三是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国和世界的连接；四是

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赋役改革；五是白银货币化与张居正财政改革。结论是在整体世

界形成的前夜，白银货币化源自市场萌发，标志着古代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引发了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与整体社会多元变化，启动了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

与社会的转型。中国市场扩大发展与世界市场连接，直接推动了日本银矿大开发和间接推

动了美洲银矿大开发，中国不是被动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而是主动走向了全球近代化

的大合流，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开端时期全球第一个经济体系的建构，为经济全球化做出了

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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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研究”（批准号：１７ＦＺＳ０５７）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详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绪论”“第三章”，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９、１４３—２４６页。

②　以《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为题，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我提出“明代白银货币化”概念进行研究，至今已经 ２０年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开展与
深入，市场经济进程迅猛发展，总结历史上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也应该提上日程。明代中国白银货

币化过程，是古代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源自市场的明代白

银，改写了中国史，也改写了全球史。

回顾走过的学术历程，研究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缘起是在 １９９９年。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重点课题“晚明社会变迁研究”正式立项，２０００年申报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立项起，我
个人的研究专题已定为“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２００２年，课题以“优秀”结项后，因 ＳＡＲＳ而
延迟，至２００５年才出版。①从 ２００１年在“香港大学建立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首篇论
文，②至今已发表相关论文约４０篇。

中国经济何时又如何从传统转向近代，是经济史、也是中国古代史需要着力研究的中国独特的

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明代的特殊性就在于是古代中国大转折的时代，也是经济全球化开端的

时代，从明代中外关系史出发，提出“明代白银货币化”概念，问题意识是突破旧的制度史框架，从货

币经济视角来探讨中国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的研究新路径，将研究融入全球史学术潮流，最终归结

到经济全球化大合流问题。在２０１５年第２２届历史科学大会主旨会议“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上，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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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白银货币化：明朝中国与全球的互动”的报告，是多年研究的一个简略总结。① 现研究仍在继续

进行之中。

下面依序从五个方面大致梳理明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的学术历程。

一、发现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起源：来自民间社会，来自市场

我的研究是从白银货币化的启动开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观点，最早在 ２００１年庆祝香港大
学创校九十周年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当时提交的论文题为《试论货币经济与明朝统治》，

经修改后更名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最终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２期。我的
问题意识很明确：明初白银作为非法货币，不是国家货币制度的法定货币，是如何启动货币化过

程的？

此文开篇即指出：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明代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在社

会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我们将晚明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但是翻开《大明会

典》，发现明代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和“钱法”，不见“银法”。这说明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

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由此可见，明初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国家的合法货币，它经历了从非

法到合法，并普及于全社会的货币化过程。白银作为货币，自古已然，然而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过

程，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不同寻常的现象。那么，白银是如何在明朝货币化，又是怎样形成实际主

币地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而这也是以往研究中一个

比较容易忽略，有必要专门加以研究的问题。此文沿着傅衣凌以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入手探讨

通货演变的路径，②经过对明初洪武二年（１３６９）至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的 １１９年间 ４２７件徽州地区
土地买卖交易契约文书的统计分析，获得了明代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的宝贵信息。大量一手

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证明，白银货币化自民间开始，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成化（１４６５—
１４８７）、弘治（１４８８—１５０５）以后，为官方所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沿着民间与官方的两条线索进行
论证考察，可以认为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明初法定货币的宝钞最强

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主币的地位。

此文亦提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是由自下而上转而为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其间最显著的

转折点不在正统初年，而在成、弘以后；并对《明史·食货志》中正统初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

用银”的记载提出了质疑。更重要的是，此文揭示了白银货币化起自民间，是市场发展促动的结果，

而不是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这种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正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客观体现，

是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由此明确提出白银货币化是源自市场。

二、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的探讨

探讨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关于明代白银如何形成完全货币形态的过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

作。２００３年我发表长达４万多字的论文《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③对于中外学界研究明代白
银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学术史回顾，提出“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专门研

究，而这无疑影响了对明代货币经济发展达到何种水平的认识及其作用的评估，更影响到对明代社

会发展的整体评价。有鉴于此，本文着意于白银货币化如何自下而上而又自上而下的极大影响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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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为题，发表于《学术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暨南史学》２００３年第２辑。



朝制度层面，促使发生了制度变迁，出现历史事实上的‘银法’的动态过程”。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

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时期。因此，研究明朝白银本身，已经构成

了货币史上的重大意义。然而，其意义却又绝不仅此而已。长期以来，晚明社会出现的令人瞩目变

化，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广泛关注，对此变化，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

过渡，或称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研究则主要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

方面加以论证和解释。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以往形成的“规范”认识，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层反思和

质疑，因此，在切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研究范式的转换势在必行。我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商品经

济发展论使学术界长期没有足够注意到货币经济发展的存在，很少留意白银在明代不同寻常的货币

化过程，更极少注意到白银货币化的重大影响。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行实证研究，从中归纳认识，具体探讨和重新诠释明代社会发展变

化的历史轨迹。

在“晚明社会变迁”课题的研究中，我尝试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探讨来自市场的白银货币化

自下而上与国家自上而下合流的全面铺开过程。来自民间的白银作为货币，如何被官方认可？自下

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何时发生了自上而下的展开？国家推行的通货目标与民间货币发展趋势是

完全不同的，二者在什么时候开始调和？这里有一个交界点的问题。依据官方与民间文献记载揭示

的大量事实，明朝成、弘以后，白银货币化自上而下全面铺开，带来社会经济货币化过程的急速发展，

无论是从国家财政上，还是从社会各阶层人们日常生活上，即从国计与民生的两条线索来考察，这条

轨迹都是清晰可见的。

在国计方面，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制度变迁并行。我具体列举了国家财政收入货币化的大量事

实，包括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茶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等；还有国家财政支出货币

化的大量事实，包括皇室方面、官俸方面、军费方面、政府开支等，并专门探讨了国家财政与白银货币

化的空间分布关系，还提出了一个应该澄清的问题，就是自成化、弘治以后白银货币化趋势已经深刻

影响了明朝财政和税收的货币化，引发了明朝一系列制度变化，晚明赋役归一，惟征白银，但是直至

明末，赋税仍称“钱粮”，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为研究设置了障碍，亟待澄清。

在民生方面，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同步。我认为货币化即货币经济化的进程，但是绝不是说

仅仅发生的是经济变革，以商品货币为引擎，以市场为推动力，整个社会形成了连锁反应，是经济、政

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社会嬗变，也即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提出正如马克思

所说：“货币不是东西，是一种社会关系”。① 随着贵金属白银成为社会上流通的主币，白银货币体系

将社会各阶层无一例外地全部包容了进去，货币化带给晚明社会的是社会关系的变化，包括生产和

交换关系的变化。明初形成的旧的社会等级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整合，推动了人们的社会关系

从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转变。我的考察是从影响方面展开的：一是

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二是白银货币化与新的经济成分增长，三是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性

行为，四是引起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提出了最为重要的是专业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兴起。著

名的徽、晋、闽、粤等商帮，都是在１５世纪下半叶至１６世纪这一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② 这说
明资本的积累过程与白银货币化进程是相互吻合的。货币化使商业性行为扩散到全社会，普遍出现

在社会各阶层。在全社会上下对白银的追求中，商品货币流通加速进行，从乡村集市———城镇市

场———区域市场到全国市场，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发展。③ 在白银货币化过程中，王朝显然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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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１９页。
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１９９３年版。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１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８０页）把国内

市场分为四种类型，即地方小市场（墟集贸易）、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全国性市场（长距离贩运贸易）。



削弱而不是被强化了，①王朝拥有的资源更多地让位给市场，国家作用则更多地让位给社会，市场经

济新的契机在此时出现。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繁荣与政治衰败是成正比的，政治迟早要

随时代变化，市场经济的萌发，本身就意味着王朝统治的危机。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导致旧的统

治走向衰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略一个基本事实，白银货币的扩展，不仅改

变了旧的社会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旧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更改变了人们旧的思想价值观念。白银

货币化，官可以买得，学可以进得，僧道可以当得，徭役可以代得，有了罪过，也可以通过纳银，即纳赃

赎银化得。银子强有力的实用价值远远超出了陈腐的本末说教，社会风尚焉得不大改？！社会秩序

焉得不大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行为，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财富的观念转

移，从对白银千方百计赤裸裸的追求上表现无遗。嘉靖年间，整个社会已经呈现出“不以分制，以财

制”的时代特色，旧的等级制分解，充分说明了晚明中国社会正沿着从传统向近代发展的路径前行，

处于社会转型之中。

美国学者珀金斯曾认为：“一般说来，同农业最密切相关的制度，自十四世纪以来并未发生显著

的演变。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是真正需要去改革这些制度。”②这无疑是聚焦于农业生产力得出的结

论；然而，从白银货币化的角度考察，就会发现与此相反的历史事实，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制度不仅发

生了显著演变，而且一切正是根据当时人的需求而改变的，因此变迁有着社会基础。明代白银货币

化的考察证明，中国社会转型，近代开启，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表现了出来，具体表现在六个层面

上：一是货币形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形态转变；二是赋役制度层面，从实物和

力役向货币税的税收制度转变；三是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变；四是社会关系

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五是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的观念转变；六

是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由此，我提出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

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具有划时代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意义。

三、白银货币化与中国和世界的连接

我认为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不是以往认识的那样，是西方大航海东来开端的，而是中国白

银货币化奠定，中国与世界的连接。２００４年撰文以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以白银货币化为媒介，主动走
向了世界。而中国走向近代，走向世界，是有社会内部强大驱动力的。沿着一条白银货币化—市场

扩大发展—与世界连接的道路，中国以社会自身发展需求为依托，市场扩大发展到世界范围，与世界

接轨，并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③

考察明前期的官方朝贡贸易，几乎没有白银的份额。白银货币在市场崛起并加速扩张，到成化

年间出现一个关键点：民间文书已经证明在市场白银独占鳌头的情况下，丘浚在朝堂之上根据社会

流通提出以银为上币的建议；明朝在郑和下西洋后府库中的海外物资枯竭，白银需求使得朝廷大规

模在赋役方面改革折银—征银，也促使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这些变化集中在成化时出现，应该

说不是偶然的。至嘉靖初年，即１６世纪２０年代，白银货币化已基本奠定“益专用银”的态势，白银渗
透到整个社会，促使社会各阶层上上下下产生了对白银的巨大需求，并在促使全国性市场初步形成

后，进一步向海外世界扩展。中国银本位制的基本奠定，中国丝银外贸结构的确立，为以白银为中心

的世界市场网络或体系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也使晚明中国的变革与世界变革紧密联系在一

起。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既往一般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而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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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 ６辑，黄山书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３９５—４１３页。

珀金斯著，朱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１９６８年）》，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４０页。
详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国巨大的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使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了出

来，求远大于供，白银价值增大促使中国市场超出国界走向海外成为必然。中国市场的扩张与海外

市场的连接，首先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大发现和大开发。这一点从全球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

的需求在前，日本的银矿开发在后，日本货币史专家黑田明伸曾明确指出：“可以认为石见银的需求

在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专门向中国出口。”①正是印证了这一点。美洲白银更是涌入中国在此后，首先

日本白银涌入中国，是明代中国巨大白银需求促使中国市场扩大到海外的一个典型例证。

与此同时，西方葡萄牙人东来，恰于１６世纪２０年代到达日本，他们立即发现中日之间丝银贸易
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于是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全球；西班牙

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需要大量白银才能换取中国商品的事实，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

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能以时间的偶合来说明，我认为从时间和动因上

看，中国的白银需求曾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以及间接影响和推动了美洲银矿的大开

发。国外学者提出世界贸易在１５７１年（即明隆庆五年）诞生的观点。② 我认为，如以中国活跃的白银
贸易为起点，那么时间应该提前到１６世纪４０年代，也就是中国白银货币的主币地位已经基本奠定，
整个社会对于白银产生巨大需求，国内显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于是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代，则更为

贴切。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形成，世界市场雏形已开始运作；白银成为世界货币，

其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即所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由

此我提出，中国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建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全球化做出了重要的

历史性贡献。与此同时，通过与世界的联接，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最终奠定，整个社会加速走向货

币经济化。白银货币化即中国近代化进程，晚明中国出现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的

参与。白银货币化代表了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发展趋势。以货币为引擎，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转

变，市场扩大发展，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张。从中国方面来说，是市场扩

大到世界范围；从世界来说，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世界市场，这正是经济全球化开始的一幕。中国货币

化过程与中国乃至世界的近代化过程重叠在一起。关键的是，大量一手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时

间上，中国白银货币化发生在前，西方的到来在后，这说明在全球化的前夜，中国有着内部自身独特

的变革运行轨迹，揭示了中国由内生型经济转型主动走向全球；在空间上，１６世纪全球化开端，中国
与全球互动关系凸显，中国凭借自身的实力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建构，从而走向了全球历史的趋同。

在这里，我认为确实应该重新建构近代早期的全球史，那就是，１６世纪的全球史，一个世界体系形成
的历史不是西方人带来的，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可惜的是，迄今为止，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采用经济全球化视野来考察历史，但是众多中国

学者仍然持有１６世纪西方大航海的全球史观。典型的是“中国被纳入（或卷入）世界经济体系”，这
种立场与话语至今还是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东来与全球贸易开始的时候已是 １６世纪以后，相对明
初中国已开始的货币化进程为时过晚，所以不可能是促成明代前期中国内部经济增长和货币经济发

展的根本原因，更构不成中国市场经济启动的前提。对于白银货币的实证研究，我们的出发点只能

是对于中国本土历史事实的探求，明代白银问题必须上溯到全球贸易以前更早时期本土历史的深入

发掘与研究。

四、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赋役改革

着意于白银货币化与赋役改革的关系，我认为中外史学界关于一条鞭法的研究成果积累深厚，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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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视角而言，则基本上不出赋役制度的范畴，相对而言，不免忽视了改革的整体发展线索及其宏阔的社

会意义。为此，我于２００７年撰文《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①指出：明代的赋役改革并不始
自一条鞭法。如果从明宣宗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周忱改革算起，发展至明世宗嘉靖初年（约１５３０年左右）出
现一条鞭法，再到一般所说的明神宗万历初年（１５８０年左右）向全国推行，整整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时
间。明代白银货币化———赋役白银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赋役折银与明代白银货币化密切相关，是白银

货币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商品货币经济的极大扩展，也就是市场的扩大发展，货币化成为

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一条鞭法的实行，是此前明代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伸与总结。

明代白银货币化趋势，其内在动力来自市场，推动了一系列赋役改革出现。以赋役改革的形式，

经历一个半世纪，白银货币化基本奠定，并迎来新一轮改革，即一条鞭法全面折银，促使白银货币化

最终完成。这也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重要里程，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

志。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我感到似乎还可以进一步阐释货币化过程对于促进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具

有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进程一：赋役折银———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农民与土地分

离———雇工人和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进程二：赋役折银———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业商品化———商业化

进程。

进程三：赋役折银———农村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以上三个进程，总括起来是一个农民、农业、农村的大分化的过程，晚明社会所谓“天崩地解”就

由此始。折银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第一个进程上，即直接推动了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

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而农业经济向商品货币经济转化，打破了

农村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由此，农民、农业、农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货币化与市场化、商业

化、城市化同步，晚明社会遂进入一个变动不居的发展状态。

应该说明的是，第一，纳银不当差，即以银代役，是赋役改革折银以后实现的一个总的征代原则，

相对纳粮当差而言是重大的变革。虽然在具体实行中出现有大量纳银仍派差的现象，情况复杂，但

是明后期以银代役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也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史学界对于上述进程二、进

程三的研究，即晚明农业商品化和市镇兴起与繁荣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为避免重复论述，所

以我的研究集中于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的方面。我认为最为关键的变革不是发生在制度

上，而是体现在直接推动了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逐渐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而获得独立

的自由雇工身份。这一重大变革，无疑就是英国历史法学家亨利·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

也无疑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是社会的巨大进步，成为由传统

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大量史料说明，在一条鞭法于全国普遍实行之前，伴随着一系列赋役改革，源自市场的白银已经

基本奠定了流通领域主币的地位，中国由此走向世界，更成为一条鞭法实行于全国的基本前提条件。

在学术界以往的认识中，这一过程却是被颠倒了的，大多观点认为是外银流入促使“一条鞭法”实施，

白银才成为主要货币，社会才普遍用银。这不符合明代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有予以澄清的必要。

五、白银货币化与张居正财政改革

聚焦白银货币化过程的探讨，摸索新的研究模式，是对《万历会计录》（简称《会计录》）进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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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学术月刊》２００７年第 ５期；《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
（下）》，《学术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会计录》共４３卷，约百万字，产生于明朝万历初年，即 １６世纪 ８０年代，是张居
正改革中坚阶段的直接产物。不仅如此，这部《会计录》在中国古代史上还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和意

义，那就是它是迄今存留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的一部国家财政会计总册。这是一部包含 ４５万多数
据的大型财政数据文献，就如同一座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首次对《会计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与研究，由我与徐英凯教授合作十余年才完成《〈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与研究》一书。① 财政改革历来

是惊心动魄的，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世界巨变关键时期的 １６世纪明代财政史，尤其值得我们特
别关注。当时户部编纂《会计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革需要所作的国家财政会计现状报告及其分

析，是在各省直册报和档案、条例基础上编制而成。其内容备载全国十三布政司两直隶田赋旧额、见

额、岁入、岁出总数；各边镇饷额；内库和各库各监局物料额；商价、光禄寺物料供应、宗藩禄粮、官员

俸禄、营卫俸粮、漕运、仓场、屯田、盐法、茶法、钞关、商税和杂课等，林林总总，包括财政的方方面面，

主要是万历六年（１５７８）户部掌握的明代中央财政会计数字，也有少量万历八年的数字。
长期以来，与其他的断代财政史比较，明代财政研究相对薄弱和滞后。研究集中在一条鞭法，对

明代财政史特别是财政体系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体把握。《会计录》是 １６世纪 ８０年代明代国
家财政的实态记录，数据记载非常琐碎，数字达到小数点后七八位之多，仅田赋税目已达 ３０多种；对
于户部所掌握的全国经济资源，直至府州县，几乎达到了锱铢必较的记载，整理和研究具有很大难

度。而没有系统整理与研究，也就很难全面加以利用。从宏观的财政体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中去考

察明代整体财政体系的研究，一直付之阙如，而由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探讨，认识到以白银作为统一

计量单位出现于明朝，使我产生了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全面整理《会计录》，将《会计录》中所

有收支数据全部折算为白银，得出明代户部掌握的财政主体的规模、结构以及货币化程度的想法。

计量方法的运用，可以帮助我们在处理大规模资料时，克服例证性和罗列性的不足，不仅从质的规定

性上，而且从量的规定性上去理解货币化问题，从而使研究结论更为可靠，更令人信服，有助于深化

对明代财政改革的真实发展过程。

我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了统计列表的形式，总共编制统计表 ５５５个，附图 ２８个。整理录入明
代财政会计数据达４５万，全部处理的数据多达２０万以上。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为整理篇，系统整
理了原书数据，编制出１３３个甲表。这些表格严格依据《会计录》原书的卷次顺序，保留了原书的全
部内容，使得《会计录》这部大型数据文献，首次具备了现代统计表格的形式。整理篇解决了长期以

来因原书内容繁杂、数字量巨大等特点，给应用者带来的困惑与麻烦，可作为工具书使用。第二篇为

统计篇，分为１３章，根据整理篇原始统计表所记录的数据，编制了 １３４个统计表格，主要是对整理篇
１３３个甲表分别进行比较、归类等简单的统计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下一步以白银作为统一计
量单位，对晚明国家财政结构分析和财政收支总额的推算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篇为研究篇，分为

１０章，顺序编制排列表格，编制的货币化统计表 ２８８个，是从明代白银货币化理论出发，以白银货币
作为统一计量单位，将《会计录》中所有收支数据全部折算为白银，对户部掌握的全国财政状况进行

统计分析，从而客观还原了１６世纪末明代财政的实态。由于《会计录》提供了其他史料所没有的财
政详细数字，这些数字对于明代经济资源规模与分布、地区税负分布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我们的聚类分析结果，与今天行政地理区划有着相似之处，说明明代与今天的国

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研究视角上，我们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线索；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史学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定

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尝试以统计表格形式复原 １６世纪明代财政体系的变化实态，在对《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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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中田赋的数字材料进行开发性初级处理的基础上，首次将数理统计多元分析中的系统聚类分析

模型应用于历史学研究领域。我们将 １５个省直作为样本，按照其在田赋水平上的紧密程度进行分
类，以同一类中已知省直的实物折银标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未知省直相同实物的折银标准，由此确

定各省直田赋项目的折银标准。最终统一以白银为计量单位，将全国田赋折银，进而得到 １６世纪全
国各省直田赋的分布及其货币化比例。

我们也选取个别省进行了个案分析。《会计录》卷６的山东田赋数据全部阙失，我们在由系统聚
类分析模型得到的山东与南直隶为一类的结论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应用系统聚类分析模型和随

机数学中的线性回归模型，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标准，对万历初年山东省及其所辖府州县田赋数

据进行了补遗，并给出了田赋货币化结构。以田赋为因变量，积谷为自变量，对于所分各类分别进行

线性回归分析，在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１下，模型回归效果显著，误差百分比很小，模型的拟合度 Ｒ２较
高，回归效果理想。最终，严格依据《会计录》记载的实物与折银部分，将财政收支细目全部采用白银

为统一计量单位货币化，又在财政货币总额中除去实物部分，以白银作为统一计量单位，考察晚明财

政整体规模、结构与货币化比例，从而获得财政收支总额的货币化比例，以期切实了解 １６世纪明代
国家财政的总体结构与货币化比例，归纳晚明中国财政体系的变化实态和基本特征，进而了解明代

财政体系的发展趋势与走向，深化明代财政史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以白银货币化理论为主导，我们认为，万历初年白银货币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会计录》是

张居正改革的直接产物，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对于“簿记”的经典论断———“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

的正确，清楚地反映出１６世纪８０年代明代财政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以
白银为统一的财政计量单位，二是以白银为统一的赋税征收形态。根据我们的个案分析可知，《会计

录》已经展现出一个新的财政体系雏形，它建立在白银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货币经济基础之上，

与明初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财政体系迥然不同。这一点前贤没有指出。而当我们以白银作为

统一计量单位，将《会计录》中财政收支数据全部货币化，求得财政的整体结构时，财政结构的变化是

极为明显的，一个实物与货币二元结构的出现，凸显了白银货币化的意义，反映了财政在从实物财政

向货币财政急剧变化之中的过渡形态。

《会计录》表明，实物折征银的过程曲折反复，新旧混杂，国家财政面临艰难转折。我们提出，张

居正主政期间不存在清修《明史·食货志》所载的张居正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史实，当时只有福建

清丈试点成功。那么，正是在以《会计录》了解全国财政实态的情况下，张居正于万历八年向全国颁

行了《清丈条例》，为一条鞭法的水到渠成、白银最终成为财政主体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理论上对张

居正改革进行了重新诠释，指出张居正改革明确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治国目标，核心是财政

改革。这场改革是此前一个半世纪赋役改革的延续，也是一个半世纪赋役改革由渐进到突进的关节

点，说明地方赋役改革集中到了中央财政改革的层面。考察《会计录》，清晰可见“折银—征银”曲折

反复，国家财政已出现以白银为计量单位的部分会计收支总账，财政二元结构业已形成，并具有全面

转向白银货币的明显趋势。根据统计，我们计算出晚明全国财政收入总额共计白银 １８１００１６７７３
两、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共计白银 １８５４４５４５３７两的结果。这样一看，明显收不抵支，两者相差
４４４３７７６４两。其中，实银的收入为７５８９１８２９１两，实银的支出为 ９１６３０９８６７两，在实银收支上
有高达１５７３９１５７６两的赤字。因此，我们认为１６世纪 ７０—８０年代明代国家财政明显处于危机之
中，这无疑意味着明朝的财政改革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必须加速进行。清丈田亩是财

政体系转型的根基，此后“计亩征银”落到实处，一条鞭法便水到渠成。从《会计录》到《赋役全书》，

明朝实现了从实物税到货币税的财政体系转型。事实上，以往研究过度集中在一条鞭法上，忽略了

财政体系整体转变的研究。到万历后期，即使一些地方仍不免有实物征收，但以白银作为统一计量

单位，是以排山倒海之势遍及全国的。就此而言，虽然世间已无张居正，但是 １６世纪财政改革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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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明代财政体系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型到明末已基本完成。也正因为如此，清初才能完整沿袭万

历年间的改革成果。① 《会计录》表明，明代财政正在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是从以实物为主的财政体

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这是中国古代两千年前所未有的财政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会计录》中的“通计”仍然是复合单位。我认为这是一种滞后现象，《会计

录》处于改革过渡时期由此而凸显出来。我在《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绪论”中专列了“明

朝人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标准理念的形成”一节，说明景泰年间始见“米银”之称。最典型的是，成化

二十一年，巡抚辽东左副都御史马文升应诏言事，其中“计亩税银”、“量增商税”、钞关“折钞收银”、

田税“量增折银分数”、“差官铸钱”、天下户口食盐钞“俱收折银”，“通计一年亦可得银百余万两”，这

些都是以银为计量单位的会计理念的完整体现。《钦依两浙均平录》的研究说明，伴随白银货币化，

地方财政货币化，出现了明初不具备的地方财政体制，以银为计量单位的会计理念在浙江地方已全

面实现。② 实际上，《会计录》的“滞后”本是有因的，因为只有在全国普遍清丈田亩统一征银后，以白

银作为计量单位的中央财政会计数额才可能出现，所以这里凸显的仍然是一个过渡阶段。

综上所述，明代初年禁用金银交易。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在铜的资源匮乏、钞币不

行、国家大一统货币制度失去信用的反弹下，白银崛起于市场。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白银货币化崛

起于市场这一点，是市场自发调节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白银本来不是国家制度设计，

也不是国家制度安排，是在市场与国家的博弈中崛起，这正是明代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的启动。此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在从未有国家公开颁布以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的情况下，国家采取

了逐步默认态度，白银自下而上的市场机制运转与国家自上而下大规模通行赋役折银相结合，国家

支配与市场联系的平衡点到成化年间显现出来，市场与国家的合力，促使白银货币化过程向全国迅

速铺开，这一阶段显露的更多的是市场，也就是社会与国家的合作，即“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的合力作用，促使中国经济货币化加速发展，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全面渗透到国家制度

方方面面，整个社会各个阶层与领域。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博弈始终存在，终至明末，每一次

国家铸币或恢复宝钞的举措，都可以视为国家与市场的博弈，国家试图掌控货币，也即掌控市场，但

是直至明末，宝钞在流通领域消失，财政上也几乎见不到铜钱，“内无关给，外无征收”，明朝认可来自

市场的称量货币白银占据流通领域主币地位，遂使历朝历代垄断货币得以获利的财政收入之一———

铸钱这项收入，在明朝基本上化为乌有，在市场与国家的博弈中，国家一直以失败告终。白银货币化

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推动了社会资本积累、消费和净出口，成为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更成为拉动外银流入中国的重要因素。

关于白银货币化的负面影响，应该进行综合考察，绝非只是表现在赋税方面。关于赋税方面的

负面影响，明朝人论述非常多，前辈在研究一条鞭法时也已有比较全面的论及，我在研究晚明社会变

迁时，主要聚焦在展现货币化主流过程，也述及了一些赋税的负面作用，但没有展开，不是有意回避。

白银成为主币，成为财富的主体，也存在人为追求财富或者说贪欲的问题。经济转型期泥沙俱下，白

银货币化是多刃剑，白银货币化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变迁，往往是“一利生而一弊生”，引发晚明社会形

成一个“天崩地坼”的多元社会，不稳定因素更是急剧上升，因此关于白银货币化对中国乃至世界产

生的深远和重大的正负面影响，都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关注的重点，必须进行综合考察。

在“晚明社会变迁”课题结束后，我几乎立即认识到晚明社会有“变”，还有“不变”的一面，于是

开始以国家与社会的综合研究代替“变迁”的片面视角。对待负面影响也是同样，如果专门研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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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同样会导向片面，乃至迷失主流发展趋向。我认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既是历史

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迄今为止，有关国家与社会的理论主要是西

方的理论。那么，如何构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我们的基点必须建立在本土历史经验之上，即

进行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不仅需要突破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高度一元化模

式，也要突破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模式；既要避免国家至上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倾向，也要避

免社会至上的以社会为中心的倾向。明代国家与社会研究在理论上需要关注三个关系的综合考察：

第一，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关系；第二，国家、市场、社会具体问题

与重要理论问题的关系；第三，明代中国与世界，也就是全球化开端之时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①

白银形成货币，自古已然。我早已指出，追溯以往中国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在唐宋以后就开始显

示了出来，但在历史上白银从没有形成不可逆的主导货币的事实，因此明代白银货币化，包括货币白

银化，形成一个白银时代，是历史上一个特殊事例，是特定历史时间段的产物。明确明代白银货币化

的独特性，其核心是货币化，不应脱离明代特定历史背景，将明代白银从非法到合法不同寻常的货币

化过程泛化或者说简单化为一个纯粹的货币形态问题。突破以往制度史的窠臼，透过现象看本质，

明代白银缘起于市场，是国家货币制度外生货币，是市场经济的萌发，不是国家设计、法令推行的结

果，是市场主导形成流通领域的主币，这是在历朝历代都不曾出现的货币现象；更重要的是，明代白

银货币化，不仅是白银本身形态演变问题，而且是崛起于市场的白银，代表的是货币经济。货币经济

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市场经济。因此，明代白银货币化具有与历朝历代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白

银的扩张就是市场的扩张，当 １６世纪市场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流时，白银需求促使中国国内市
场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中国白银货币化是从市场经济崛起的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与全球的经济

货币化发展大势趋同。经济货币化的含义主要指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物物交换而言，货币的使用日

益增加，在交易过程中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白银货币化过程的探讨，揭示了

中国古代史上史无前例的独特的经济货币化现象，崛起于市场的白银，在明朝从非法到合法，形成

流通领域中的主币，成为明朝统一的计量单位，更成为明朝统一的财政征收形态，可以说财政的“统

计银两化”由此才出现。不少经济学家把经济货币化作为研究重点，如戈德史密斯（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高斯（ＳＧｈｏｓｈ）、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和施瓦茨（ＡｎｎａＪ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对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主要国家经济货币化的比重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
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所谓经济货币化，

指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作用大大加强，经济活动中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份额逐步增大的过程。明代白

银崛起于市场，白银货币化进程，即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发展迅速，货币的作用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和

社会环节，随着货币体系、财政体系转轨进程的基本完成，货币对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货币

使用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是市场经济扩大发展的过程。明代中国就这样由国内市场扩大发展到与全

球市场接轨，发展趋向与经济全球化趋同，参与了“大合流”的全球化历史潮流，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足

以说明明代中国不是停滞的。

以全球史的视野来看明代白银问题，明代白银研究使中国史跃居全球史前沿地位，是经久不衰

的话题，与西方的兴起相联系。同时，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揭示的是中国本土在世界一体化的前

夜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能只看到西方市场经济的兴起，而看不到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本土悄然发

生的市场经济自发调节，推动国家发生一系列制度变迁，“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合力，推动

中国经济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推动中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相连接，明代中国与经济全球

化相联系。中国不是被动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是主动参与了世界第一个经济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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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万明《关于明代国家与社会理论研究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建构，白银货币化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进入白银时代，发生了经济转型—社会转

型—国家转型，是在中外变革互动发生的。但是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在先，而不是相

反。结论应该不是西方理论的套用，而是建立在明代中国一手资料基础上历史经验的提炼。

明代白银货币化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包括以下７点：
第一，白银从贵重商品完全走向了货币形态，是在明朝特定时间段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

化过程：从市场崛起，并在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博弈与调和中，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

第二，白银货币化过程从市场崛起，在民间社会自下而上与国家自上而下相结合，向全国铺开，

货币应用在时空上不断扩大，与国家财政、税收和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改革，即制度变迁并行展开，是

一个“市场渗透”或者说市场扩张的过程，是国家与社会需求合力推动的货币化进程。

第三，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然后再到整个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这是一个社会经济货币

化过程，推动了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专业商人———商帮形成；打破乡村的封闭状态，城镇

兴起，劳动力市场形成，农产品市场化，特别是社会关系的市场化，导致整体社会向多元变迁，即中国

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

第四，白银成为国家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这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不具备的货币财

政特征，从古代财政复合计量单位进化到统一的货币计算单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货币化与明朝

一系列赋役—财政改革同步，导致二千年中国古代财政体系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

转型，标志明代货币财政体系的出现，是明代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这是从第

一手史料中提炼出的国家转型理论。

第五，白银不可逆的形成了货币体系主币，适应市场的实际上的银本位制确立。虽然与现代的

本位制概念标准不能吻合，但出自市场的白银在流通领域形成主币，包括了货币白银化过程，建立了

一种实际上的白银本位制，形成了中国的白银时代。此后清朝虽然建立了银钱复本位制，但白银主

币地位不变，直至１９３５年，中国白银时代存在了５００年。
第六，白银成为世界货币。中国以白银货币化为媒介，市场扩大走向海外与全球市场连接，直接

推动日本银矿大开发和间接推动美洲银矿大开发，主动与全球发生互动关系，推动白银形成世界货

币，同时积极参与了全球第一个经济体系的建构，或者说经济全球化开端的建构过程。

第七，贵金属白银在明代的货币化过程，是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扩大发展，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进程。明代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近代化进程和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相重合，中国走向全球的大合流。

因为水平有限，我知道自己做得还很粗浅，应该进行全面回顾、反思与补正。白银货币化研究，

无疑印证了凯恩斯的论断：“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①对《会计录》整理

和研究的完成，使白银货币化研究告一阶段。但俗语说老鼠拖扫帚，大头在后面，我感觉白银货币化

问题关联着晚明国家与社会转型，包括国家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涉及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思想、社会、中外关系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变化与转型，更涉及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是一个综合大

课题。② 林甘泉在《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序言》中提出“晚明国家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

问题”③更是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新课题。我撰写的待发表的《全球视野下的明清鼎革———基于

白银货币化的分析》一文，既是对此问题的初步思考结果，也是对第 ２２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旨会
议上彭慕兰教授对我提出的“白银货币化对于清朝的影响”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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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转引自王巍《金融可以颠覆历史》“前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１３年版。
详见万明《〈万历会计录〉的重新认识与明史研究的新议题》，万明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 １３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５—４２页。
林甘泉：《发掘式创新性整理与研究的硕果》，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第３—４页。



２０１８年《南国学术》选出“２０１７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其中之一是“白银进出口对明
清货币的影响”，我有幸受邀作为专家点评，结合 ２０１７年 ４月在“中国历史上的白银问题”国际学术
研讨会的总结①所作点评，在此权作结语：“白银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的重大课题，是全球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７年这一问题之所以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与全球史在中国的研究兴起、‘一带一
路’研究的深入有着密切联系。相关研究已经引起历史学与经济学界的共同兴趣，聚焦的问题主要

有：一是关于白银货币化的时间，分别有唐、宋、元、明之说，拓展了研究的纵向考察维度；二是在学术

概念上提出了‘白银货币化’‘货币白银化’‘货币国际化’等；三是突破制度史的框架，与中国国家与

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联系在一起，并且向货币财政体系与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四是海外白银流入量再

度引发关注，对深化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多种文字的原始数据如何发掘利用；五是作为一个跨学

科的国际性研究课题，向研究者提出了史学理论建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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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明：《“中国历史上的白银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中国钱币》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